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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真正实施深层次改革的启幕之年，也是中

国经济改革35年来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换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

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 

   

  国家改革经济学初步形成 

    

  在即将过去的2013年里，新一届中国执政团队留给中国和世界的最深刻的印记是：第一次

全面展示了升级版的国家改革经济学。 

   

  升级版的国家改革经济学，以被有关学者称之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新一届政府改革思路

为逻辑起点，经过大半年的探索和不断汲取改革智慧，以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发

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初步标志，在确立了总体改革思路

基础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涵盖15个领域的16项、60条决定的具体改革措施和操作路径。其

改革范围之广、改革决心之大，堪称21世纪以来各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最大亮点。其中最具指

标意义的是，中国第一次在最高层面上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非基

础性作用。笔者判断，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够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环节，则中国不仅将在20

20年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且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以美欧日本为代表的工业化国

家在最近几年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延伸。 

   

  笔者认为，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要通过内生性的增长动力释放及参与全球

顶尖层面的要素分工，来求得经济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可持续增长，没有一套契合中国

经济发展逻辑的国家改革经济学是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的。显然，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改

革经济学，肯定将借鉴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的合理“内核”以

及主流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但绝非简单套用，而是在深刻总结35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改革来搭建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此激活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 

   

  贻误改革将加大边际成本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35年的历史，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没有现成理论指

导下不断探索的渐进式改革，而且长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

国家在国企改革领域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作为全世界公认的最具难度的

改革，国企改革迄今为止尚未有很好的参照系可供中国借鉴。而中国以放权让利为整体思路的

改革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了各个层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也由此激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

力。不过，整体而言，尽管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倒逼改革的做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市场化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要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经济迄今只是走完了一小半的路程。

很多关键性领域，例如资源性产品领域以及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

场化。在土地、林权等各项资源、包括其他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之中，还存在着巨量的

资源没有投入到市场中来。而由于上述相关领域改革的缓慢或者相对停滞，导致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迟迟未有突破性进展。 

   

  而当增量改革的红利释放殆尽，亟须通过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来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周期

时，横亘在改革者面前的则是阻碍力量相当巨大的既得利益者。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

的最大约束。而如果不下定决心进行存量改革，继续在增量改革的道路上行走，不仅将加大经

济转型成本，更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在失去比较优势之后又错过了打造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也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

好的研究样本，更为富有担当感的新一届政府提供了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难得机会。笔者曾说过，

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性风险，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

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

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否则贻

误改革时机将显著加大改革的边际成本。 

   

  做好存量改革的战略部署 

    

  2014年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真正实施深层次改革的启幕之年，也

是中国经济改革35年来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换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

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

保障。 

   

  如今，中国经济关键领域的改革路线图早已挂在墙上，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执行机

构来贯彻和落实上述改革措施。而从这些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当前亟须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亟须通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像发改委这样极为重要的改革部门真

正发挥改革中枢作用，还要破除影响力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对深层次改革的阻滞。在上述关键

性问题解决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其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地位转变以及政府在公

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的确立，才有现实可能性。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

核制度改革，以及市场高度关注的简化投资审批和商业注册手续，降低私营部门参与医疗保健

行业的门槛，扩大养老金和医保覆盖范围，允许设立民营银行，扩大营改增和资源税改革范围，

推动极为敏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

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都是决策层在2014年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改革领域。 

   

  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后续改革方案并显著提升政策执行力，则中国经济改革在由增量改革

向存量改革切换过程中将迎来里程碑意义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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